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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如果没有异议的话可以签字了。”青州对秦
老师说。

“保险条款看得我眼花，反正你是我教出来的学
生，我信你。”秦玉山说，“真要有事儿了，我缠你。”没说

“找”，用了一个“缠”字。
此刻，青州挺尴尬的。手机铃声虽然设置成了静

音，但是振动的“嗡嗡”声响个不停。她不得不一次又
一次地按关闭键，直到客气地把秦老师送出茶舍大门。

“鲁豫，你是催生婆还是催命鬼？我不是早就告诉
过你今天中午我要见客户！”嘴上虽然埋怨，但面对闺
蜜的来电“骚扰”青州选择了原谅。她补充道：“趁我心
情好说吧，中午饭你想吃啥？我请客！”

“打你手机光给我挂断，看微信！”鲁豫没好气儿地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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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进车里，青州感觉呼吸困难，心慌手抖，怎么也

打不着火。她干脆拔了钥匙、甩上车门，伸手拦的士。
真是点儿背，平时不打车满眼都是空的士，此时急

着打车却没一辆空车。她一边不停地拨打丈夫马长乐
的手机，一边埋怨着。马长乐的手机“不在服务区”，青
州埋怨公交车喇叭声太刺耳、嫌一辆辆的士都“客满”、
称马长乐“不要脸”……

让青州心神不宁、失去理智的原因是闺蜜鲁豫发
来的微信：貌似马长乐和龚美娟在一起，听说两人要去
云门山景区。

“吱——”的一声刹车，鲁豫的红色小汽车停在了
跟前。“快，上车。我拉你上山撵他们。”鲁豫来得真及
时。

“ 不 要 脸 ！ 我 早 就 怀 疑 马 长 乐 和 龚 美 娟‘ 有 一
腿’。这回一定要‘捉奸成双’！”关了车门，青州气愤地
说。

停车，买门票，入园，上山。别人都是有说有笑，边
走边看，青州则拽着鲁豫大步流星。两人不停地环顾
四周——聚焦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然后否定；再“扫
描”，再否定。

观寿 亭 、望 寿 阁 、石 刻 等 这 些 景 点 再 熟 悉 不 过
了 。 想 当 年 马 长 乐 追 青 州 时 ，送 花 、送 早 餐 ，约 看
电 影 、爬 山 ，那 殷 勤 劲 儿 没 谁 了 。 那 年 逛 云 门 山 ，
也 是 小 手 拉 小 手 。 逛 至 云 门 洞 ，但 见 云 雾 缭 绕 如
梦 如 幻 。 接 着 天 空 下 起 了 雨 ，两 人 依 偎 着 避 雨 、取
暖 。 就 是 那 一 次 ，在 云 门 洞 里 ，青 州 献 出 了 自 己 的
初 吻 。 马 长 乐 得 了 便 宜“ 卖 乖 ”地 讲 了 一 个 故 事 。
他 说 最 早 云 门 山 不 是 青 州 哩 ，是 东 海 那 边 的 。 杨
戬 在 众 神 面 前 夸 下 海 口 ，说 他 可 以 担 着 山 撵 太
阳 。 撵 着 撵 着 嫌 硌 脚 ，脱 鞋 倒 石 子 儿 ，小 石 子 儿 落
地 成 山 ；给 扁 担 换 肩 ，一 头“ 出 溜 ”掉 下 一 座 山 。“ 这
云 门 洞 的 窟 窿 眼 儿 ，就 是 二 郎 神 的 扁 担 戳 下 的 。”
当 时 马 长 乐 一 口 咬 定 这 不 是 神 话 故 事 ，这 是 真
的 。 青 州 被 他 的 认 真 劲 儿 深 深 打 动 了 ，下 山 没 多
久 两 人 便 订 了 婚 。

“咦，那个人是不是你家老马？”鲁豫打断了青州的
回忆。

“不是，个头差点，另外老马最近上身一直穿着我
给他买的墨绿色冲锋衣。”青州说不了两句就来气儿，

“你看，我对马长乐多好。他真是个白眼狼、不要脸！”
从进山门算起，青州和鲁豫找人找得疲惫不堪。

“会不会是情报有问题？”青州问。
“不会吧，我打电话问问……”鲁豫拨通了“眼线”

的电话，“……怎么搞的？山上连个鬼影都没有……”
从 云 门 山 回 到 市 区 ，青 州 和 鲁 豫 饿 得 前 胸 贴 后

背。也顾不上核实马长乐和龚美娟去没去云门山，
两 人 直 扑 一 家 清 真 牛 肉 面 馆 。 点 了 两 份 小 碗 牛 肉
面，青州让鲁豫点菜，鲁豫嫌浪费说牛肉面汤汤水水
一碗就饱，主要是鲁豫觉得情报“有误”不好意思点
菜。

吃饱喝足放下碗，“内线”电话打过来了，鲁豫点
了免提键让青州一起听。

“哎呀，我打听出来了。两人是去爬山了，路上车
坏了，好像叫的‘拖车救援’……哎，信号不行了，我到
地下停车场……”

“走啊，还听啥？”青州说。
“往哪去？”鲁豫问。
“拖车修车的没几家，一家一家找啊。”青州说。
“不是，等会儿我再问问清楚，在哪家。再说了，我

一会儿还有点事儿……”鲁豫说。
“哎，早知道这样我就开上我的车了。”青州说。
鲁豫确实一会儿有事，她把车钥匙递给青州，说：

“保持联系吧，我走两步就到地儿。你缓缓哩，我这车
可新着呢！”

青州拨打马长乐的手机号码，仍然是“不在服务
区”。

根据导航指示，青州先是就近去了昭德南路，又去

仰天山路，未果，再往北去了益都西路、玲珑山北路，还
是没找着，再从十八里街往东去了东夏南路……差不
多绕城一周，几个提供拖车修车的服务点都没有马长
乐的身影。

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是鲁豫：新情报，有人说马
长乐和龚美娟在人民医院出现过。

两人去了市医院？青州心里“咯噔”一下，什么情
况？她把手机往包里一扔，一个急拐弯往玲珑山路杀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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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确实没撒谎，她下午 2 点半参加单位组织的纸

质答题测试。鲁豫得到马长乐的“最新消息”后，在考
场（会议室）门口第一时间给青州发了微信，正想告诉
青州“是稷山路大华分院”，党办主任“没收”了她的手
机——为防作弊，所有职工手机临时统一保管。

市医院在玲珑山中路，青州开上益都东路向西而
行。行至益都东路、仙客来北路交叉口，前方好像出事
故堵车了，她便左拐至仙客来北路，再向西开上尧王山
东路……

在这七拐八拐、红灯不断的间隙，青州脑海里波
涛汹涌，一男一女不会无缘无故去医院，那两个人去
医院干什么呢？难道真如小说或电视剧中演的那样
—— 男 方 陪 女 方 去 打 胎 ？ 不 ，绝 不 会 是 这 样 。 不 是
说车坏了吗，怎么跟医院扯上了？难道是出车祸了，
那是“不要脸”撞住别人了，还是他被别人撞了？

可以说青州的脑子已成一盆糨糊，她甚至构思起
更荒唐的情节：

青州在医院很快发现了“不要脸”。在病房楼道里
“不要脸”和龚美娟有说有笑，甚至搂搂抱抱。青州上
前呼唤马长乐跟她一起回家，马长乐转过脸问青州你
是谁啊？咱俩认识吗？青州气坏了，她从旁边护士的
器皿托盘里抓起一把手术刀，拼命往马长乐脸上划，直
到那张脸血肉模糊。

这 些 是 青 州 的 胡 思 乱 想 ，由 于 分 神 她 险 些 闯 红
灯。一脚急刹车，她才稍微清醒些。

青州没有把车子开进医院，她停在了一家单位的
院内。这一片归王府街道管，早在 2022 年 2 月王府街
道就出台了“辖区限时免费停车”的政策。任何单位院
内只要有空位，市民群众短时间内可以免费停。

青州又一次拨打马长乐的手机，仍是“不在服务
区”。

再拨打鲁豫的手机，想问问在医院几楼、哪个科
室。

怎么不接电话呢？她哪里知道鲁豫被人收了手
机，彼时正被一道题折磨得云里雾里。

手机打不通，那就慢慢找。青州直接来到了门诊
部，迎面遇到一位小护士，拦住就问。她哇哇讲了半
天，人家护士听不明白，还得笑脸提醒她“你打电话多
好呀”。这不打不通吗，一个“不在服务区”，一个“无人
应答”。

正焦头烂额，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前边那
个“白大褂”像是高中同学赵亮。

“亮子、亮子——”青州边喊边迎上前。
老同学相见，也顾不上寒暄。青州说有个朋友住

院，但手机没电了，打不通，看能否帮帮忙找找人。
赵亮说：“找人容易，哪个科室哪一层直接找。哦，

对了，你的朋友是在门诊部还是住院部？”
“我也不清楚他这会儿在哪个部。反正来看病不

都得使用身份证、录入个人信息吗。你就看在老同学
的面上，帮我查一下。”青州近乎哀求。

“这可有点难度哦。早上听说社保局和医院正搞
系统升级，不知这会儿弄妥了没有。”赵亮情绪上有些
抵触也正常。

上学那阵有次模拟题里提到《早发白帝城》，赵亮
把原诗中“轻舟已过万重山”故意改成“青州已过万重
山”。青州向班主任秦玉山“告状”，秦玉山用戒尺狠狠
地抽赵亮的手掌心。后来，赵亮偷偷给青州写了首暧
昧小诗。不料，青州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赵亮“耍流
氓”。于是，赵亮又挨了顿戒尺。那会儿赵亮学习成绩
超棒，总是年级前十。此风波后赵亮一蹶不振，高考差
点落榜，最后被石家庄一所医学院录取。

“好吧，我不敢打包票能帮上忙。我尽力。”赵亮
说。

“对对，试试。能查着最好，查不出来也没啥。”青
州赶紧跟上赵亮。

“对不起赵主任，系统刚升级完毕，这会儿还不稳
定，查不成。”护士表示无能为力。

这可咋办，总不能一间房一间房地找吧，那找到啥
时候。青州眼前一黑，身子一晃。赵亮赶紧伸手扶住
了她，问要不要紧用不用看医生。

“谢谢。我没事儿，就是急火攻心。卫生间在哪？”
青州说。

“呶，往前走，然后左拐。你真的没事儿？”赵亮说。
“我去洗把脸，清醒清醒。真是不好意思，打搅你

半天了。你去忙吧，不用管我了。”青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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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卫 生 间 出 来 ，青 州 拧 开 水 龙 头 想 接 下 来 该 咋
办。水“哗哗”地流着，旁边的保洁一脸的鄙夷。青州
正在气头上，刚想与其理论，猛然想起“还得办正事”，
就胡乱地洗了把脸。

站在楼外台阶上，青州越想越委屈，眼泪不自觉地
往下淌。人们在医院见惯了流泪的人，没有人多看一
眼哭泣的青州。

手机铃声响起，是鲁豫。
“鲁豫啊，你死哪儿不接我电话？我想跳楼、我想

跳阳河……”
“哎呀，手机被收了，我刚考完试就给你打电话。

哦，对了，马长乐去的是稷山路的大华分院。快快，你
来接我。”鲁豫说。

“X！弄半天是在稷山路的分院。”青州说，“害我在
玲珑山这边的医院疯找，还遇着了咱们高中同学赵亮，
这家伙记仇哩，不肯帮我找人。”

“哦，那个学霸啊。你俩好好叙叙旧，你再安慰安
慰他那颗受过伤的心？”鲁豫调侃道。

“别闹了！啥时候了还拿我开玩笑。”青州说。
“爽么离儿来接我。”鲁豫说。
“我先去大华分院了，你自己打车吧。”青州说。
再 次 驾 车 驰 上 尧 王 山 东 路 ，青 州 降 下 了 所 有 车

窗 ，她 想 让 自 己 冷 静 些 。 干 吗 非 要 我 痛 苦 ，如 果 那
个“ 不 要 脸 ”硬 要 作 妖 还 能 把 他 咋 地 ？ 抢 个 手 术 刀
把他杀了？那样岂不是害了人家护士，还搭上了我
的性命？

正胡思乱想哩，手机响了，是弟弟青松。
“姐，你这会儿在哪？是不是跟我姐夫在一块儿？

让他接电话……”
经过风一吹，青州已经有些释怀，但青松的电话来

得真不是时候。青州忍不住吼道：“不要跟我提那个
‘不要脸’！”也不等青松把话说完，挂了。青松再打，再
挂。如此几个来回，青松认输不打了。

而此时，马长乐和龚小娟正在大华分院的病房里
照看老师秦玉山。

龚美娟和龚小娟是孪生姐妹，龚小娟是妹妹，刚
硕士研究生毕业。马长乐心头一热，赶紧给妻弟青
松“牵上红线”。本来说好他送龚小娟到景区门口，
谁知车子没驶出多远熄火了。马长乐一番操作摆置
不了，只好拨打了修车救援电话。突然，一位骑共享
单车的老人颠了一下，摔倒在车前。扶起一看这不
是高中老师秦玉山吗，赶紧查看伤情，左小腿皮肤有
撕裂，出血了；左手腕肿了，不敢碰。不能耽搁，得赶
紧送医院。

马长乐只好先打电话退掉拖车救援，然后给小舅
子青松打电话：“什么你已经到景区了？我和小娟去不
成了，车子坏在路边了。我们临时照看个病人去附近
的大华医院……你有我车钥匙吧，车子交给你处理了，
我马上给你发个定位……”

定位发完，手机一栽一滚——从篦眼儿掉进了下
水道。啥也顾不着了，先拦个车把老师送进了大华医
院。

龚小娟向姐姐简要地说明情况，然后委托龚美娟
通知青松，别忘了掏寻马长乐的手机，手机掉下去的篦
眼儿处“石头压着两片杨树叶”。

又是紧急处理，又是拍片，交费、取片、复诊、输
液……几个小时过去了。

再说青州一脸杀气进入大华医院，一眼就看到走
廊尽头一间病房门口的龚美娟。接着马长乐和一个女
孩迎了出来，那个女孩对着龚美娟叫了声：“姐，你来
了？”

乖乖，这姊妹俩穿衣打扮就连头上的发卡都一个
样！

龚美娟说：“市医院的赵亮刚给我打电话，说我们
不该隐瞒事实，毕竟他给秦玉山叫姑父哩，但是他马上
要上手术台，实在是走不开，委托我先来分院照看秦老
师。对了小娟，听说马哥送你去约会，那男孩儿咋样？”

青州此时好像有点明白，好像又不明白。
手 机 响 了 ，是 青 松 。 青 州 按 下 接 听 键 ，小 声 说 ：

“喂。”
“好我的亲姐哩，你总算接我电话了。告诉我哥，

我把他掉到下水道里的手机掏出来了。太费劲儿，他
得请我吃大餐……”

就在刹那间，青州的嘴唇哆嗦不已，豆大的泪珠像
断了线往下砸。

她在心里喊道：“青州已过万重山！”
（本文获第三届“滨农科技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

一等奖）

春日的阳光扑进纱帘，照着书案上的《陶庵梦忆》，
旧 书 便 有 了 和 平 常 不 一 样 的 色 彩 和 温 度 ，纸 页 间 浮 动
的 尘 埃 仿 佛 从 三 百 年 前 飘 来 。 窗 外 ，一 群 不 知 名 的 鸟
儿 引 吭 高 歌 ，汇 成 一 首 春 日 交 响 曲 ，书 页 翻 动 中 ，我 仿
佛 听 见 张 岱 正 摇 着 折 扇 咏 吟 ：“ 林 下 漏 月 光 ，疏 如 残
雪 。”鸟 儿 的 欢 呼 声 此 起 彼 伏 ，在 春 光 中 滴 落 成 晶 莹 的
珍珠。

幼时偷偷摸摸读书的记忆最是深刻。家中总有干不
完的农活，小孩子贪玩，为偷一时半刻懒 ，我 常 腋 下 挟 一
本 连 环 画 ，踩 着 猪 栏 攀 缘 而 上 ，躲 在 猪 圈 夹 层 的 柴 火
堆 中 读 书 。 轻 微 的 攀 爬 声 惊 动 了 躺 着 闭 目 打 盹 的 黑
肥 猪 ，它 慢 慢 地 站 起 来 对 着 长 方 形 的 空 猪 槽 嗷 嗷 直
叫 。 厨 房 忙 碌 的 母 亲 对 着 猪 圈 一 阵 臭 训 ，才 喂 不 久 又
饿 了 ？ 真 是 喂 不 饱 的 猪 ！ 那 时 的 阅 读 是 场 探 险 ，每 个
铅 字 都 是 打 开 未 知 世 界 的 钥 匙 。 有 时 读 着 读 着 ，两 行

热 泪 滴 在 书 页 上 ，将 字 符 晕 成 月 光 下 的 花 。 有 时 对 着
插 图 傻 笑 ，枝 头 的 鸟 儿 转 动 着 脑 袋 透 过 猪 栏 奇 怪 地 看
着 我 。

十 二 岁 那 年 ，我 在 大 哥 的 书 箱 中 发 现 裹 着 樟 脑
气 息 的《宋 词 选》，偷 偷 取 出 来 ，泛 黄 的 扉 页 中 夹 着
干 枯 的 花 瓣 。 辛 弃 疾 的“ 我 见 青 山 多 妩 媚 ”旁 ，留 着
大 哥 的 批 注 ：“ 地 里 劳 作 ，抬 头 望 见 远 山 轮 廓 ，方 解
此 句 。”那 些 穿 越 时 光 的 批 注 ，成 了 一 束 指 引 着 我 前
行 的 光 。

后 来 我 入 城 求 学 ，常 在 图 书 馆 度 过 周 末 。 夏 天 ，
挂 在 屋 顶 的 吊 扇 在 书 中 旋 转 出 一 片 好 看 的 光 影 ，图 书
馆 成 了 我 和 许 多 像 我 一 样 无 处 可 去 的 学 生 的 避 暑 胜
地 。 冬 天 ，五 楼 阅 览 室 关 闭 的 窗 子 将 寒 风 截 留 在 窗
外 ，书 中 的 文 字 散 发 出 一 股 暖 流 ，让 人 浑 然 不 觉 周 末
的 冬 日 难 熬 。 窗 外 推 着 小 推 车 叫 卖 白 糕 的 声 音 忽 近

忽 远 ，我 们 偶 尔 从 书 页 间 抬 起 头 ，下 楼 买 上 一 两 个 。
白 糕 的 甜 糯 和 着 墨 香 在 舌 尖 缱 绻 ，是 那 个 年 代 最 动 人
的 记 忆 。

工 作 后 依 然 喜 欢 临 窗 读 书 。 雪 夜 读《红 楼 梦》时 ，
火 炉 的 红 光 映 着“ 白 茫 茫 大 地 真 干 净 ”，窗 外 暴 风 雪 呼
啸 而 过 ，竟 与 太 虚 幻 境 的 空 寂 遥 相 呼 应 。 读《浮 生 六
记》时 ，仿 佛 看 见 芸 娘 手 植 的 梅 枝 斜 斜 探 出 纸 背 ，暗 香
浮动处，恍然已过百年春秋。这些年渐渐懂得，所谓读
书之乐，原是借前人眼眸观照人间，将浮生悲喜酿作永
恒的清欢。

暮色四合，邻家琴声响起。梧桐叶在晚风里沙沙翻
动，茶烟袅袅中，所有的故事都在等待目光的抚触，如同种
子等待惊蛰的雷声。深夜，窗外的月漫过《诗经》的蒹葭苍
苍，在案头凝成一片银白的海。此刻万籁俱寂，唯有书页
间的星辰在永恒旋转。

夕阳西下，那一米阳光斜
斜地穿过城市高楼的缝隙，恰
好落在我的书桌上。金色的
光斑里，浮尘轻轻舞动，像是
无数细小的生命在举行某种
神秘的仪式。我停下敲击键
盘的手指，任由这束光线温暖
我的掌心——这温度，与二十
年前故乡小院里那一米阳光
何其相似。

记忆中的故乡夏日，阳光
总是格外慷慨。清晨五点多，
太阳便迫不及待地跃出地平
线，将第一缕光芒洒向村东头
的老槐树。树影婆娑，在土墙
上 勾 勒 出 变 幻 莫 测 的 图 案 。
我常趴在窗台上，看那些影子
从长变短，又从短变长，如同
大自然上演的皮影戏。苏轼
所谓“簟纹如水帐如烟”，大约
就是这般光影交错的意境吧。

正午时分，阳光变得锋利
起来，将老屋青瓦晒得发烫。
瓦缝间的杂草蔫头耷脑，知了
却叫得愈发嘹亮。那声音不
是城市里零星的、怯生生的鸣
叫，而是铺天盖地的声浪，从
河边的柳树林一直蔓延到后
山的松柏林，形成一张无形的
声网，笼罩着整个村庄。大人
们午睡时，我们几个孩子常溜
到村口的打谷场上，光着脚丫
在晒得滚烫的麦粒上快速走
动，比赛谁坚持得最久。脚底
传来的灼痛感与远处田野里
蒸腾的热浪混在一起，构成了
夏日最鲜明的触觉记忆。

而 此 刻 让 我 魂 牵 梦 萦
的 ，却 是 傍 晚 那 一 米 阳 光 。
约 莫 下 午 四 点 多 ，太 阳 西
斜 ，光 线 变 得 温 柔 起 来 。 它
穿 过 厨 房 的 窗 棂 ，在 泥 地 上
投 下 菱 形 的 光 斑 。 母 亲 的
身 影 在 这 光 晕 里 忙 碌 ，灶 台
上 的 铁 锅 冒 出 腾 腾 热 气 ，带
着 柴 火 香 的 炊 烟 在 阳 光 中
呈 现 出 淡 蓝 色 。 我 蹲 在 门
槛 上 ，看 蚂 蚁 排 着 队 搬 运 食
物 ，它 们 的 队 伍 有 时 会 被 我
的 影 子 打 断 ，慌 乱 一 阵 后 又
重 新 集 结 。 陆 游 诗 云“ 小 楼
一 夜 听 春 雨 ，深 巷 明 朝 卖 杏
花 ”，这 般 闲 适 ，大 抵 只 有 乡

间才能体味得真切。
最难忘的是夕阳将最后

一米阳光赠予我家小院时分
的景象。光线斜斜地掠过院
角的石榴树，在灰白的墙上投
下枝丫的影子。那影子随着
微风轻轻摇曳，像是大自然在
墙壁上作的水墨画。父亲常
在这时收工回家，他的身影被
夕阳拉得很长很长，先于他本
人进入院门。我总爱踩着他
的影子玩，而他佯装不知，故
意忽快忽慢地走，惹得我咯咯
直笑。辛弃疾笔下“最喜小儿
无赖，溪头卧剥莲蓬”的天伦
之乐，想来也不过如此。

如今在城市的高楼里，我
依然能捕捉到夏日傍晚的一
米阳光。只是这光线要穿过
无数玻璃幕墙的反射，才能抵
达我的窗前。它不再带有泥
土的温度，不再混合着炊烟的
味道，也不再伴随着母亲的呼
唤。有时我会故意关掉空调，
打开窗户，让热浪涌入房间，
假装自己还躺在故乡老屋的
竹席上，听着电风扇吱呀转动
的声音，等待母亲端来冰镇的
绿豆汤。

城市的蝉鸣总是孤单的，
断断续续的，不像故乡的蝉声
那般理直气壮。偶尔听到一
两声，反而更添惆怅。这让我
想起李清照的“守着窗儿，独
自怎生得黑”，只不过她愁的
是细雨，而我念的是骄阳。

那一米阳光渐渐从我的
书 桌 上 退 去 ，最 终 消 失 在 城
市的钢铁森林里。我打开手
机 天 气 预 报 ，故 乡 此 刻 应 是
雷阵雨转多云。不知道老屋
墙 上 的 夕 照 是 否 依 旧 动 人 ，
不知道石榴树的影子是否还
在白墙上作画，更不知道，还
有没有人会踩着长长的影子
走进那个洒满阳光的小院。

乡愁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它总在你不经意时袭来，像夏
日里的一米阳光，温暖中带着
灼痛，明亮里藏着忧伤。而当
我们伸手想要抓住它时，它早
已悄悄溜走，只留下掌心微热
的温度，和心头淡淡的怅惘。

青州已过万重山
□徐新格

旧校区里有一排水杉树，
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听老教
师说它们大约是 20 世纪 50 年
代种的，与学校风雨相伴近七
十载。

四月的春风吹进校园，书
声琅琅，水杉树精神焕发，静
听这些美妙的童声，枝叶微微
拂动，好似跟着私语。课间孩
子们在树下活动，满树针状的
小嫩叶迎风轻摇，轻巧飘逸，
好似点头热情问候。树儿枝
干粗壮，有的学生抱着它们测
量粗细，这棵抱一下，那棵搂
一会儿，好像在跟树撒娇。树
皮的裂缝里有不少勤劳的蚂
蚁，孩子们抱完后身上留有迷
路的一两只，赶忙用手捉，边
捉边笑，阵阵欢笑声回荡在这
几棵水杉树之间。

春风和煦，满校春色，水
杉 树 枝 条 交 错 伸 展 ，叶 片 层
叠 ，连 成 一 片 ，尽 显 翩 翩 风
姿。体育课上，老师带领同学
们在树下做游戏。它们亲切
待 客 ，绿 影 相 随 ，任 其 嬉 戏 。
玩累了大家坐在树旁休息，绿
荫如盖，轻风习习，满身满心
都是春的清新。有时大家绕
着这几棵树八字跑，从这头跑
到那头，在天然的跑道上快乐
往返，仿佛在一片水杉树林里
一般欢畅。

一场春风一场暖，一树羽
状树叶逐渐饱满，如扇舞动，
满是春的活力。想想它们落
叶时，是另一番景象。秋风打
旋儿，手持大扫把的几位高个
子值日生用力推扫一地细叶，
老师也来帮忙，叶儿舞风，这
边刚扫完，那边又有，真是恼
人的水杉树。当季节更迭，春
风徐徐，枝条舞动，青翠悦人，
再现生机，又是崭新的一季。

一排如巨大的绿伞般的
水杉树立在校园里，老远就能
望 见 ，它 们 为 师 生 们 遮 风 挡
雨，给人以一份踏实与安心。
当树叶葱茏，绿意荡漾，喜鹊
们跃动其间，尽情欢唱，如孩
子们的欢声笑语，给校园增添
曲曲欢歌。它们趁着和风暖
阳，茁壮成长，茂盛挺立，等秋
风来袭，不畏寒冬，傲然屹立，
怪不得大家都说它是吉祥之
物，给予一种永恒和希望。

如今，旧校区的旁边盖起
了新学校，那一排历经了近 70
多个春秋，被春风吹了一季又
一季的水杉树不见树影，但那
种积极向上、坚韧不拔的品格
已植根在每个人的心里，潜移
默化在一言一行的举止间。春
风拂面，一排水杉树在柔风中
轻轻诉说着那一段相依相伴的
难以忘怀的时光，暖人心扉。

水杉风语
□季勇

书 窗 记 忆
□张绍琴

乡愁的那一米阳光
□彭胜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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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故事


